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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青世界（油画） 杨之琬

时序已过雨水，但是北国大地依
然有冰封雪锁，大地寒凝。于是，我怀
念起江南早开的梅花了。我国的梅花
大部分生长在长江流域，中下游地区
的平原丘陵气候尤其适宜。历史上，南
北朝的陆凯当春之时，曾折一枝梅花，
委托去长安的驿使，捎给远方的朋友范
晔，并附诗一首：“折花逢驿使，寄与陇
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今年
立春以来我突发奇想，在快递通信事业
如此发达的今天，会不会有人从江南寄
我一枝盛开的梅花呢？
记得数年前第一次去南京，正值

立春过后不久。抵达南京当天，就与
文友直奔久负盛誉的南京梅花山赏
梅。梅花山原名孙陵岗，海拔只有55
米高，是三国东吴孙权墓所在地。临
近山冈，便觉眼前繁花似锦，飞红叠
翠。步入梅园深处，更是目迷五色，暗
香袭人。树树红花碧萼缀满枝头，似
无数天真烂漫的笑靥，巧笑倩兮地凝
望着我们。梅花山面积约1500余亩，
有三百多个品种的几万株梅树，被誉
为“天下第一梅山”，与上海淀山湖梅
园、江苏无锡梅园和武汉东湖磨山梅
园并称为“中国四大梅园”。南京植梅
始于六朝时期，至今已有1500多年历
史。梅花山的梅以粉红色居多，另有
白梅、黄梅、紫梅等点缀其间，更显其
姹紫嫣红，翩翩烂漫。
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花多是

某种文化的象征。当北国大地还是搅
天风雪之时，江南的梅花就已经挺起
傲干奇枝，透着阵阵冷香次第开放，带
来春天的气息了。这使得梅花自古就
成为一种名花，国人喜爱梅花也相沿
成习，观赏梅花随之成为众多国人的
精神活动。古往今来，文人雅士吟诵

及丹青妙笔绘梅的作品亦不可胜数，如
元代诗人杨维桢有诗云：“万花敢向雪中
出，一树独先天下春。”北宋的苏东坡将
梅与瘦竹、文石誉为益人心志的“三益之
友”。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将梅花之香写
到极致：“当年走马锦城西，曾为梅花醉
似泥。二十里中香不断，青羊宫到浣花
溪。”明代“画梅圣手”王冕隐居在山清水
秀的诸暨枫桥水南村，他一生爱梅、种
梅、咏梅、画梅，其中所绘墨梅被称作水
墨“神品”。特别是那首题写于《墨梅图》
中的诗：“吾家洗砚池头树，个个花开淡
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
坤。”无疑是自身胸次的写照。
早春时节，前来梅花山赏梅的人熙

来攘往，络绎不绝，人们徜徉于一株株梅
树之间，却很少听到喧闹和嬉戏声，周遭
世界，只有梅花清淡的香味，隐隐约约，
微风吹拂，烂漫的花浪一波推着一波，淡
淡的香味也随之袭来——赏花是无需语
言的，如同静水流深，感受到的是一种心
灵上的感喟之美。千百年来，国人对梅
一直怀有特殊的爱恋之情，缘于它凌霜

不凋、拥有铁骨傲寒的高贵品格，不与百
花斗艳争宠，独守一方清冷与高洁，成为
高尚品格的象征。如南宋诗人谢枋得的
“几生修得到梅花”，明代旅行家、文学家
徐霞客的“人与梅花一样清”。这样的诗
句每每读后都让我感动不已。
由此让我怀想起近代一位文化巨

擘、前辈散文作家朱自清先生。早听说
与南京仅一江之隔的扬州，便有一处朱
自清先生的故居，于是我与文友在梅花
山赏梅之后，旋即乘车过江，去扬州探访
朱先生的故居。朱自清先生的故居有多
处，但是扬州的这处是我印象最深的。
在一条僻静的小巷深处，我们找到了先
生居住了十四年之久的故居——安乐街
27号。故居始建于晚清，是一座传统的
四合院，保留着扬州古民居的建筑风格，
大门右边小院内的两个房间，是先生的
住处兼书房，一张带有幔帐的老式木床，
一张八仙桌，两张木椅，书桌上摆放着先
生生前用过的笔、笔洗和烟斗，陈设简单
而质朴，也一如先生的人品与文品。在
这座平凡的院落里，先生娶妻、生子、考

取大学。受聘到北京工作以后，每次回
扬州，仍然居住、读书、写作在这里。可
以说，扬州这方钟灵毓秀的土地对于陶
冶先生的性情，对文学的浓厚兴趣及独
特的审美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他在
散文《我是扬州人》中写道：“这样看，就
只有扬州能够算是我的故乡了。何况我
的家又是‘生于斯，死于斯，歌哭于斯’
呢？所以扬州好也罢，歹也罢，我总该算
是扬州人的。”研读朱自清先生的散文作
品得知，先生也是深爱梅花的，他曾在散
文《看花》中写道：“后来到杭州做事，遇
见了Y君……我和他常到孤山去看梅
花。”“梅树确是不少，密密地低低地整列
着……梅花并没有开，但那珍珠似的繁
星似的骨朵儿，已经够可爱了。”“大殿上
正做晚课，送来梵呗的声音，和着梅林中
的暗香，真叫我们舍不得回去。”先生自
青年时代萌生的爱梅、惜梅之心，让人顺
其自然地想到，他终其一生不但为文化宝
库中留下了清隽绮丽的文学瑰宝，而且成
为一个新文学的开拓者、著名学者和教育
家、无畏的民主战士的经历。青年时代，
积极参加“五四”爱国运动，参加北大学
生为传播新思想的平民教育演讲团，抗
日战争爆发后随校南迁昆明，任西南联大
教授，并当选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
1946年7月，当得知李公朴、闻一多惨遭
国民党特务杀害，又不顾个人安危参加
李、闻追悼大会，并登台演讲、写挽诗。
直到重病缠身，还毅然决然地在拒绝购
买美援面粉的名单上签名。逝世的前一
天还嘱咐夫人：“有一件事情得记住，我是
在拒绝美援面粉的文件上签过名的……”
可以说，朱自清先生是以“人与梅花一样
清”的一生，凝成了自己高雅纯净的芬
芳，直至最后，“化作春泥更护花”了。

题图摄影：王晓燕

我父亲叫李鑫，又叫李小麦。
他1915年出生在河北省安平县一个叫南牛具的地方，距离滹沱河很近。我小学回

老家的时候一高兴就跑到滹沱河的大堤上玩儿，看那滚滚而流的河水。为了生计，父亲
很小就跟着师傅学唱木板大鼓，而且很快就在冀中一带唱出名堂。那时候父亲长得精
神，高挑个儿，眉清目秀的。观众里的大姑娘、小媳妇都喜欢看，其中就有我母亲。我母
亲与我父亲同岁，是深泽县富人家的闺女，为了看我父亲的演唱，就跟着这帮子人串
村。一来二去，我母亲和我父亲就成了家。当时抗日战争已经开始，父亲不甘心再唱木
板大鼓，就悄然告别师傅，投奔了革命队伍，在县大队当交通员。没多久，我父亲回家看
我母亲，被同为一个师门的内奸出卖，在家里被日本鬼子抓走。我母亲连滚带爬跑到隔
壁的县大队，等赶过去父亲已经被抓进炮楼里。母亲跟疯了一样要跑进炮楼，被县大队
的人拽住。父亲在炮楼里被严刑拷打，据父亲说打他的都是伪军，日本鬼子就在旁边看
着。最后父亲被打得遍体鳞伤，身上一块儿好地方都没有。县大队委托村里人到炮楼
说情打点，父亲被抬出来的时候已经奄奄一息。母亲哭得惊天动地，把父亲接回了家，
细心照看。别人和我母亲说，你那口子救不回来了，母亲不信，天天喊着我父亲的名字，
说我一定要把他救活。父亲醒过来的时候，见到的是我母亲满是泪水的脸。后来父亲
在外边打仗伤了腿，又一次回家，母亲仍是细心照料。母亲后来对我说，你父亲没有我
早就死了。父亲伤过好几次，他还曾跟我说起白求恩给他治疗时手底下利落，对伤病员
态度特别和蔼，是个好洋老头儿。
父亲接到秘密任务去北平做地下工作，也就是负责一个交通站。母亲不放心，因为

母亲的父母亲都在北平，我的小姨和舅舅也在北平。于是，她不顾父亲的几次阻拦，到
北平找我父亲。父亲的交通站在北平的船板胡同，他给我姨父的一个绸布点当小老
板。绸布点的背后就是一个教堂，接头常常在教堂里边。十年前，我专门去了一趟船板
胡同，绸布点没有了，但那座教堂依旧在，我
仿佛看到父亲在那里秘密工作。母亲不知道
怎么得知父亲的行踪，几次跑到绸布点找我
父亲，都被机智的父亲躲开了，因为夫妻在里
边相见很危险。母亲后来对我说，明明知道
你父亲就在里边，但进去就是找不到，狠心的
男人。母亲的嘴严，父亲在北平做地下工作，
她没有跟任何人讲，就是和父母、小姨、小姨
父也没有说。父亲在北平做交通站工作时经
历了不少的风风雨雨，他与敌人斗智斗勇，好
几次化险为夷。有一次，父亲带着母亲去天
桥看曲艺，就差点儿被敌人抓住，他自己跑
开，剩下母亲跟着父亲跑，母亲进了一个死胡
同，没看见父亲，只见到一群送葬的队伍出
来，最后自己抹眼泪回家了。后来，父亲不知
道通过什么关系当了伪警察，专门管户籍，转
运了好几批我党的同志秘密离开北平。我好
几次动心思想写父亲，但每次跟父亲说时，父
亲都轻描淡写的，其实从只言片语中也能感觉到当时的激流暗涌。在北平，父亲被捕过
好几次，但后来都被放出来。我小姨父就当过保人，他信誓旦旦地说我父亲就是一个做
小买卖的。新中国成立后，我小姨父知道父亲是共产党，吓得差点尿裤子，因为他当时
跟我父亲说过不少共产党的坏话。父亲笑笑说，你救过我，就等于给共产党做过好事。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作为军管会的成员，曾经参与接收渤海大楼、劝业场和中国大

戏院。父亲曾跟我说过这段历史，说接收不是不讲价格，是需要用东西交易的。他跟我
说过当初怎么跟高渤海谈有关劝业场和渤海大楼的接收价格，用多少袋米、多少尺布进
行置换。父亲跟我说得很清楚，可惜我没有记住。总觉得守着父亲过，总会有机会再
问。但是，就这么稀里糊涂地没有记住。现在有人说是军管会直接接管了，没有与资方
交易，这明显是错误的。
那时，父亲和其他准备进城的干部在河北省霸州的胜芳集中等待，然后进行培训和

学习，做好进城准备接管天津的一系列工作。父亲从那时候起一直到进城，脑子里总有
一个想法，就是接我母亲和哥哥们进城。那时，我母亲带着三个哥哥已经回到了南牛具
村，等待着与父亲团圆。天津眼花缭乱的生活并没有扰乱我父亲。父亲的心没有改变，
他抽时间回到老家南牛具村，赶着马车接回了我母亲和三个哥哥。母亲走的时候，把家
里收拾得干干净净，对亲戚们说，她还会回来，帮她照看着这个家。母亲对老家很有感
情，我后来回老家的时候，她总嘱咐我带着东西去看看谁谁，人家照顾她不错，给她收麦
子、挑水、养猪。有一次我回老家就住在母亲住的那间房子，一明两暗，有一个小院子。
当时，觉得特别温馨，冬天有好心人给我点了炉灶，我睡得特别温暖。家里来了很多乡
亲，我在村里辈分大，有些上年纪的人见面就喊我爷爷，喊的我扯脖子红。来的人都说
母亲好，说帮助你母亲干活儿，你母亲舍得杀猪，给我们吃肉，让我们解馋。父亲进城以
后也犯过错误，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他让我大哥和二哥回老家找乡亲们买粮食。我记
得很清楚，大半夜大哥和二哥回来，背着沉甸甸的棒子面。大哥说着给棒子面乡亲的名
字，说给钱都不要。他们说，我父亲拎着脑袋在外边闹革命，他们这时候还要钱，算什么
人。后来上级领导得知，给了我父亲降一级处分。那年，我10岁，我能看出父亲的痛
苦，过去总是乐呵呵的，后来回家也不怎么说话了。我有四个哥哥，加上我就五个大小
伙子，都是能吃的嘴。我记得大年除夕，我吃饱了饭，撑得我在大院子里边疯跑。我小
时候穿的衣服都是哥哥们的，接长部分是母亲缝补的。大哥结婚，父亲脱下自己的裤子
给了大哥，大哥很不高兴，说，结婚都不能穿新的。
1989年的秋天，大哥去上海出差，突发脑溢血去世。母亲知道后悲痛至极，不久就

去世了。父亲的精神也有些恍惚，总说他的魂跟母亲走了。两年后，孤独的父亲突然对
我说，你岳母也是一个人，干脆我们俩一起过算了，你跟你岳母说说。我很诧异，因为我
岳母守寡很多年，谁跟她说都摇头拒绝。再加上，母亲去世才两年，不知道父亲是怎么
想的。我不好意思跟岳母说，这件事就拖了一段时间。后来父亲催促我，说，就让你张
口说一下，同意就一起过，不同意就算了。我没办法，一天晚上趁着我岳母高兴，就嗫嚅
地说了，没想到岳母竟然哭了，我就知道父亲是自作多情，连忙安慰岳母，而岳母说出的
一句话，让我瞠目结舌。岳母说，就这点儿事儿，你怎么才说呀。我突然明白过来，父亲
和岳母早就说好了，就等着我去挑开。父亲和岳母结婚没有什么仪式，岳母烫了头发，
打扮得像个新娘子。我搬来和父亲岳母一起过，看见父亲笑呵呵的样子又回来了，心里
有一种很复杂的感觉。后来父亲对我说，我就想有一个伴儿，要不我一个人就总想你母
亲。有时候父亲会当着岳母的面情不自禁地讲我母亲，讲两个人的出生入死、血雨腥
风。岳母也不在意，就那么专心地听着。1997年夏天，我闺女考上了大学，得知消息那
天，岳母去世。她说，就等着听到这个消息再走。岳母去世，父亲就觉得老天不公，这样
惩罚他，让他孤独。两年后，父亲也去世了。那天，我从成都坐飞机朝家里赶。祈祷能
见父亲一面，到了医院，父亲已经奄奄一息，但他还是攥着我的手。在他的枕头旁边还
放着当天的《参考消息》，他最关心的是台湾什么时候能回到祖国的怀抱。我和四哥给
父亲穿衣服，四哥跟我说，父亲临死前说了一句话，让母亲跟他埋在一起。二哥在加拿
大，就别让他回来了。
在给父亲买墓地的时候，遵照父亲的话，母亲和父亲埋在一起。隔着的就是我岳父

和岳母的墓碑。有时候扫墓，在安静的时候，我似乎能听见父亲在唱木板大鼓，声音沧
桑，透着一种高亢。父亲活着的时候，就总爱给母亲唱《杨家将》。
我父亲就是一本书，为此，我给他写了一部长篇小说《红色浪漫》，算是一种祭奠。
题图摄影：刘 佳

逋园是原兴业大街北头焦
家大院后面构筑的一座园林，
“逋园”，取“逋逃流散”之意，典
出《书·大诰》：“予唯以尔庶邦，
于伐殷逋播臣。”园主人是中国
近代史上祺祥政变（也称北京政
变、辛酉政变）中被罢官的赞襄
八大臣之一的焦佑瀛。
焦佑瀛，字桂樵。天津人。

道光十九年举人，因才干超群，深
得清宗室肃顺的赏识。咸丰十年，焦佑
瀛在静海县负责团练时，经肃顺推荐，
召至热河，命其在军机处行走，迁太仆
寺卿，成为咸丰皇帝身边的要人。翌
年八月，咸丰皇帝病重，临终前命怡亲
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协办大学士、户
部尚书肃顺，御前大臣景寿，军机大臣
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八人为赞襄
政务王大臣，辅佐同治小皇帝。咸丰
皇帝刚死，慈禧太后便授意御史董元醇
奏请皇太后垂帘听政，并派近支亲王一
二人辅弼。肃顺等以“本朝无太后垂帘
故事”为由，拟旨痛斥。不久，慈禧与奕
訢发动突然袭击，将载垣、端华、肃顺处
死，景寿、焦佑瀛等五人分别被革职。
事实上，八大臣反对两宫垂
帘听政的“皇帝谕旨”就是焦
佑瀛拟的。
焦佑瀛被革职后回到

天津故里，过起隐逸的生

活。他在锦衣卫桥附近修筑园林一座，
取名“逋园”。这一带地处河湾港汊，小
桥流水，渔舟往来，焦佑瀛在园中筑亭建
房，亲植花木，喂养鱼虫。时逢花晨月
夕，每每开筵延宾，饮酒赋诗，悠然自得。
民国年间戴愚庵的《沽水旧闻》说：

“焦遂归隐津门，小居河东锦衣卫桥之
畔。地当海河（实为金钟河）港岔，船只往
来，帆樯如林，捕鱼虾者，皆集于斯，每当
夜午，渔灯蟹火，两岸喧呶，胜地也。焦于
桥西，购地百亩，修拓一园，命名逋园（俗
称焦家园）。其间极亭台花木之盛，饶虫
鱼鸟兽之欢。豆棚瓜架，菜圃蔬畦，躬亲
种之，每于花晨月夕，开筵延宾，诗酒之
盛，脍炙人口。”

如今逋园已荡然无存，其
遗址是一个大型的住宅小区。
近年也有人说焦被革职后常住
北京，在锦衣卫桥逋园“焦亡园
废”的终老之说，没有根据。

长江下游的古渡口，是一个让人暗生离情别绪的地方。有告别与开始，
回首与前眺，混沌与清晰……尤其是在宽阔的江面，一船颠簸横渡，更有着
一眼望千年的苍茫。
不知道古人从前是怎样渡江的。那时的江岸，是否风雨烟波，激浪排

空，孤身一人对沙鸥，水天寂寥？
在没有桥的日子，两岸迢迢，一条江，大地上的一道裂岸天堑，可以想

见，有人赶路，气喘吁吁，芦荻翻飞，江边饮马。
就这样想时，“渡江啊——”昆曲《渡江》里，那一声散板的苍凉，达摩踩

一枝青苇，飘然北上。
在中国传统山水画页中，《千里江山图》是描绘江南青绿山水的传世之

作，而在我看来，似乎还应该有一幅水碧山青的《春江船渡图》来呈现古人的
舟楫往来，虽未曾见过，它或许隐匿在某个角落，不为人知。
渡，是尘世里的俗事。可以借一叶小舟，横过长江。下游的江面，又宽

又阔，在舟楫往返的漫长岁月里，渡江是一件现实而缥缈的事情。
路断了，也就策马难行。一叶孤帆，出

入风波里。江南青山慢慢明晰，而身后渐
成远去朦胧的风景。
从前渡江的地方很美，春江花月，两岸

潮平阔。亦有很好听的名字，轻念慢读，有
氤氲江南烟水气，又让人多愁善感。
西津渡，唐时叫金陵渡，长江下游南岸

的古老渡口，在镇江云台山麓。一千多年
前，一位衣衫朴素的诗人来到这里，投宿江
边，夜不能寐，写下《题金陵渡》：“金陵津渡
小山楼，一宿行人自可愁。潮落夜江斜月
里，两三星火是瓜洲。”想那时，古渡旁一条
繁华商街，分布着客栈、酒肆……诗人站在
小山楼上眺望夜江，冷月西斜，寒潮初落，
内心寂寞凄凉。

古渡不只是汩汩浪涌于古人的诗中，
也留下了岁月风雨冲刷不去的印迹。那条
老街的青石板路在脚下延伸，石缝中间留
下深深的车辙痕，诉说着前朝旅人的迟疑、
彷徨。

年轻时，在我有限的文化与地理的行旅中，一直想从古渡过江，借微弱星
光，去打量那些提着行囊匆匆而过的身影。无奈因长江岸线泥沙堆积迁移，江
水后退，原先的渡口，失去了摆渡功能，在江岸已成了一个孤寂背影，终未能渡。
青山隐隐水迢迢。多年前，在江之北岸，我从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地方

渡江，天青色的熹微江景里，似遥见一古代青衣女子独立船头，衣袂飘飘，将
半生积蓄，一腔真情，付诸东流，倾倒在这解缆起航的水域天际，冷风吹得芦
苇哗哗作响，渡江倒成了在古人的爱恨情仇中穿行。
觅渡，古人出行时的张望神态。“扬子江头几问津，风波如旧客愁新。”五

百多年前，明代诗人张弼走在回家乡的路上。少年时，漂泊在外，追逐人生
名利；人到中年，一条江横亘面前，眼看着江水上涨，觅船不得，独坐江边叹
喟。渡江，恰成江湖上的隐喻。
《浮生六记》的作者沈三白，是从江阴渡口寻船北上的。无奈待渡的日

子，雨雪际会，滞留在一小客栈里，身上银两渐稀，终归是一个姓曹的江北人
资助，水声哗然，悄然北上，往岸上去了。
董小宛从十里秦淮迁居水绘园，也是要渡江的。不难想见，一个娇弱的

古代女子，端坐在一叶扁舟上，在江中左观右望，江天与水天共一色。
这时候，可以想象，船渐近，舟楫摇晃，江北岸上，景物清晰，有雄鸡啼

鸣，野村稀朗。
渡过江的那个人，往往站在荒烟蔓草的江堤上，转过身来回眸一望，便

再头也不回地绝尘而去，江岸渐行渐远，渡口只剩下一粒小黑点。
一条江，对凡人来说，恨不能像鸟有一双翅膀。一只鸟过江，中途停留

在江心岛上，江有夹江，另一侧是外江，江帆鼓荡。许多桥，精巧地构架于有
夹江的地方。
我出生在滨江小城，对岸是江南。从前坐船到上海，要在江上半天一

夜，现在只需两个多小时的车程。
常怀念过去那种觅渡出行的方式，也固执地认为，这是一种古老的对江

河天地的膜拜。鹧鸪啼鸣的初夏，约二三好友到江边吹风、挖蟛蜞。
我私下觉得，当年沈三白缺钱渡江，说明他缺少生存意识。他可以挖蟛

蜞，拿到集市上去卖，渡江的银子就有了。
朋友不同意我的观点。说，文人怎会轻易放下架子挖蟛蜞，更不会拿到

集市上去卖，文人都有虚荣和自尊吧。他蹲在江边，双手掬一捧江水，作捧
水欲喝状，口中喃喃，“又喝到家乡水了”。说罢，手一松，一掬水，蹦蹦跳跳，
又跳回长江里了。
我们坐在江边看风景。朋友说，要是有一条小木船，真想渡江一回。已

经有好多年不渡江了，现在渡江，都是从大桥上过，只要10分钟就到对岸
了，江南再也没有古诗中的那种遥远、那种意境了。
他坐在一块石头上抽烟，在袅袅升腾的烟雾中，抒发一个小人物的质朴

梦想，想坐在一条船上，渡江的船没有动力只有桨，从江岸顺流而下，在下游
七八里的地方一把抓住对岸一根随浪飘摇的芦苇，就到江南了。
渡，是一种内心的浸濡。坐船渡江，也成了一件既遥远又风雅的事情，

从此岸到彼岸，过程十分重要。就像一个人，有酒醉的感觉，慢慢地，走进湿
润的梦里。 题图摄影：王晓燕

满足减压需求的“百福描金图”，不少消费者描完

100个福字后将其装裱挂在家中，并晒在社交平台；调侃

“躺平”现象，依托鲁迅《热风》中名句开发出的“摆脱冷

气”小毛毯，已销售逾5000条，销售额40余万元……在各

类文博场馆围绕文创产品竞相发力的今天，国家图书馆

凭借千余款蕴含生活美学的创意产品强势圈粉，赢得了

良好的市场口碑。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的文化消费需求逐渐升

级、日益多元化，他们不再满足于日常物质生活，不再

满足于通过种种文字享受阅读的乐趣，而是希望能有

更多契合自己审美情趣的文创产品涌现出来，为生活

增色；与此同时，作为公共图书馆，也不能只是墨守成

规，仅仅满足于提供公益阅读服务，在此基础上还需更

进一步，通过深入挖掘自身的文化资源潜能，尽力回应

公众的文化消费诉求，从而在新时代条件下更好地发

挥其实际效用。在此意义上，国家图书馆借助馆藏典

籍，深耕文创领域，彰显了与时俱进的理念，也拓宽了

自身的经营发展之路。

纵观时下，立足文创领域做文章者不

在少数，但是，真正能够把准方向，体现特

色，做出成效者似并不多。走进许多文博

场所，常见的往往是一些设计简单的同质

化文创品。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国

家图书馆的文创品，尽管品类众多、琳琅满

目，但总是给人面目清晰、有态度的感觉。

亦如国图创新文化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介

绍的，把典籍变“薄”、变“活”，把中国文化最好的一面讲

出来，是国图文创的任务。毕竟，国家图书馆馆藏以典籍

为主，而非器物，繁体字、竖排版，许多人看不懂也不爱

看，仅仅复制粘贴古籍书样来开发文创品，很难，这就促

使国家图书馆的文创人员深挖典籍，再转化为当代语汇

“讲故事”，使得婚俗、节俗、习俗、养生等内容依托文创在

故事中“活”起来。这样，自然更容易走进公众心中，获得

不少人的青睐。

把文创产品做好了，不仅可以为人们的日常生活增添

情趣，而且，还可以为生产赋能。据悉，目前国图文创已通

过授权服务，助力很多企业提升了品牌品质。比如某品牌

与国图合作推出40余款“甲骨文”主题服饰产品，累计销售

13万件，销售额逾5000万元……

有句话说得好，“文化是一种不断的创造过程。文化必

须创造，在对新鲜事物的感受与认识过程中，我们比旁人成

长得更快”。国家图书馆以文创“活”化典籍，是利用自有资

源进行的一种创新、创造，它助益他人，亦成就自身。希望

今后能有更多的优质文创品因创新、创造而“活”、而“火”，

为社会生产赋能，为大众生活添彩。

人与梅花一样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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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中的津沽园林（十七）

归隐种菜在逋园
章用秀

以文创“活”化典籍
周慧虹


